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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早年异国恋情

1935年～1945年，季羡林在德

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

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哥廷根的

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

愁的煎熬，但在此期间他与一位德

国姑娘的爱情经历，却带给他前所

未有的幸福与快乐。

在哥廷根留学的时候，季羡林

租住在一个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家

里。同一条街上还有一户叫迈耶的

德国人家，男主人迈耶为人憨厚朴

实，而女主人迈耶太太却生性活

泼，热情好客。这对夫妇有两个女

儿，大女儿名叫伊姆加德，年龄比

季羡林小一些，金发碧眼，活泼可

爱。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

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

拜访，久而久之，便同迈耶一家人

熟悉了。正在读博士学位的季羡林

当时不过30，年轻英俊，待人谦和

有礼，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

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

中国的年轻人，经常邀请季羡林来

家里作客。

当时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

他要先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

授看之前，还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

样。可是，身处异国的季羡林没有

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热心的伊姆

加德小姐表示愿意帮忙。经过一段

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

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季羡林

当时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尽管那

是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每当

回到寓所，他的内心便充满矛盾与

痛苦。深思熟虑之后，这个对别人

考虑永远胜过自己的国学大师最后

决定压抑自己的情感，离开德国。

季羡林依依不舍地离开迈耶一

家到了瑞士。之后两人还通过几次

信，但他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

1983年，季羡林回到哥廷根时曾打

听过伊姆加德，当然是杳如黄鹤。

据说2000年时，香港某电视台

的一位记者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

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最

后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并且访问

了她。当年的伊姆加德小姐如今已

是满头银发，然而精神矍铄。询问

的结果更是出人意料：伊姆加德终

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

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上。

其实，在季羡林重返哥廷根的

时候，伊姆加德就住在原来房间的

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

新住户不认识她。就这样，阴差阳

错，两位苦命的恋人失之交臂。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的异国情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曾把一批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

送到苏联去学习，刘少奇的长子刘

允斌就是其中一员。1945年夏天，

他高中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

学习，不久重新报考了莫斯科大学

化学系，如愿以偿地读上了自己理

想的专业。由于他成绩好、工作认

真负责，得到了其同学玛拉·费多

托娃的垂青。而俄罗斯姑娘的美丽

大方也深深打动了刘允斌年轻的

心，两人很快相知相爱了。

1950年，思乡心切的刘允斌趁

暑假带着玛拉回到了阔别11 年的

祖国。他想借此机会让玛拉见见自

己的家人，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

活。虽然每个人都对玛拉表现得很

亲切，然而无法跨越的语言障碍令

这位活泼的姑娘经常沉默。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

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

经父母同意，刘允斌和玛拉结婚

了，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他们

先后有了一对儿女，分别取名索妮

娅、阿寥沙，一家人生活得十分美

满幸福。1955年，刘允斌获副博士

学位。这时，他接到父亲的来信，说

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可不

通汉语的妻子坚决反对回到丈夫的

故乡，她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

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

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

面对妻子的苦苦挽留，刘允斌毅然

选择了回国，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的研制工作。

1958年，刘允斌和玛拉正式离

婚。他们的离异完全出于无奈，而

非感情的缘故。正如刘允斌所言：

“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

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

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

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

了几年才离了婚⋯⋯”当然，中苏

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

最有影响的

几次跨国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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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80 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还能眯着眼在屋里做针线。大

她三岁的爷爷便不行了，不愿走动，总是坐在藤椅上晒太阳。

相隔不过几米，奶奶过几分钟，便会放下活儿，喊一声：“老

头子!”

爷爷不应，奶奶便急，迈着碎碎的步子走到跟前。爷爷好好的

呢，在藤椅上睡熟了。于是奶奶孩子般地笑嗔：“这个死老头子，

人家喊了也不睬。”

这样的事天天发生。

我很好奇。

是奶奶闷吗？没有人说话？那她为什么只喊一下而不是和爷

爷唠嗑呢？

我想起奶奶每次看见爷爷好好的，便满意离去的背影。阳光总

是以最完美的角度铺在奶奶身上，这样的画面每每闪烁着温暖的

光辉。

是不是只要有人答应便好呢？

再有这种事发生时，我便捂住嘴，学爷爷的声音迟缓地答：“唉

——”可每每奶奶都能辨别出来，“小丫头在这儿捣乱⋯⋯”奶奶

皱纹满布的手会轻拍我，以示责备；微微笑。

我的好奇心不减反增，“奶奶，你老这么喊来喊去做什么呢？

也不嫌烦。”

奶奶宽容地笑答：“丫头，你不懂的。知道他好好的，才心安。”

心，被濡湿了，是花蕊中的一滴露。连日以来如同小虫一样不

断噬咬我心的好奇得到了满足。

你在，就心安。这是人世间最美丽的风景。粗茶淡饭有什么要

紧？年华老去有什么关系？你在，就心安。

我想，所谓爱，便是如此。只要我所爱的人，我惦念的人，在

我看得见的地方，好好地存在着。

我庆幸我拥有好奇心，才得以知晓奶奶一辈子的关心、温情与

爱。原来，那声声呼唤是在说——有你在，整个世界，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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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第一例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的

涉外婚姻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思想观

念仍很保守，人们与外国人打交道

慎之又慎。然而，一个十七八岁的

中国姑娘顶着各方压力勇敢地爱上

了一位外国留学生。为了这一段美

丽的感情能开花结果，她竟冒出了

一个惊人的想法：给周总理写信，

寻求他的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们的结合造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第一桩跨国婚姻。

这位有着非凡勇气的姑娘叫宋

怀桂，17岁的她幸运地考上了中央

美术学院，在这里，她邂逅了保加

利亚留学生万曼，寻找到了自己的

真爱。

可是，时代背景给他们造成了

一些人为的障碍。两颗心虽然不分

彼此了，可天生的国界线在政治时

代的层层常理中，还是被各位管理

者划得清清楚楚。每次约会，他俩

都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躲藏藏。恋

情公开后，宋怀桂受到来自家庭和

社会的种种阻力，另外重重关卡、

繁琐的手续也让他们几乎不可能成

为夫妻。

生性不屈服的宋怀桂仍执着地

坚守着这段异国情。“给总理写封

信，请他表明一下对这件事的态

度，也许会有一线希望。”这个大胆

的想法给他们带来了重大的转机。

信发出半年后，他们收到了总理的

回信。这封珍贵的信函成了他们通

往婚姻路上的绿灯。没费多大周

折，他们顺利地办了各种手续，领

到了证明他们纯洁爱情的结婚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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